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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站

广播站主打节目《矿区新闻》早午
晚三次，是否都是首播，还是有两遍重
播？现在已经记不清了。播音员一个
叫李颖，一个叫盖淑霞。随着矿山电
视台的成立，她们又成为电视播报员，
值得一提的是前者英年早逝，让人痛
心不已。

与《矿报》一样，我与矿广播站、电
视台的关系，也是因为投稿、写稿。那
时，矿区每个单位一般都有政工科或
宣传报道组，我虽然换了几家单位，但
工作似乎没有脱开过这个，不是专职，
就是兼职。但我并不怎样喜欢这个活
计，何况那时的新闻写作也不过是好
人好事宣传。有什么可宣传的呢？说
归说，最终还是要完成稿件任务，甚至
每每超额完成，年底评个优秀通讯报
道员，奖励个床单被罩，终也不是件坏
事情。

我的朋友祝全华，这方面比我先
进多了，一天几篇稿十几篇稿都写
过。为此，他也有数个笔名。不过有
一天，他对我说：真写吐了！我相信，
这是真话。

我也上过一次矿电视荧屏，那是
矿团委要求每个单位团书记出镜，尤
其是采选冶一线。好像五四青年节
吧，我迎风站在正在兴建的冶炼厂工
地上，头戴安全帽，脚穿胶皮靴，对着
麦克风说着些什么，估计是“炼厂，青
春在这里闪光”云云，回头我都没好意
思看播出。

清选厂·胶丸厂·服装厂

清选厂同红选厂一样，也是选矿
厂，位于清原县城火车站北面的一个
山脚下，主要负责向阳坑的矿石选料，
然后送往沈阳冶炼厂。记忆中，我去
过几次清选厂，下火车，过铁道，一条
洒满矿石粉尘的土路沿山脚铺展，转
悠一趟，灰头土脸。

胶丸厂也在清原铁北，距离清选
厂不远，都属红透山矿所属，不过前者
是全民单位，后者是集体单位，上世纪
一九九O年左右，为安置矿山待业青
年而建。那时，我正在劳服公司安置
办工作，因此多次到这个厂。厂长姓
曹，一个敢想敢干的管理者，带我们参
观生产车间，边走边聊他在南方跑设
备、挖人才的故事。

与胶丸厂一样，服装厂也是为解
决矿山待业青年就业而兴办的厂子，
建厂时间也几乎与胶丸厂相同，厂里
的职工也多是年轻姑娘。不过这个厂
不在县城，而是在红透山矿区，即独身
楼后面的黄泥岭上，紧挨着矿外宾招
待所。建厂初期，得到大连皮口著名
民营企业家李桂莲的支持，故取名“红
莲服装厂”，主要加工外贸服装，销往
日、韩、俄等国家，每过一段时间，就有
若干卡车开进矿区，但因集装箱太高，
过不去桥洞（火车道横穿公路的立交
桥），就只好停在完全中学门前，成为
矿山一景。

若干年后，胶丸厂、服装厂都相继
停产、倒闭，工人下岗。想来这也是没
有办法的事情。

七粮液

以甘肃青稞、小麦、大麦和青豌

豆，结合东北特产红高粱、大米和玉
米，共计七种粮食，加上矿山深井泉水
酿造而成的白酒，可谓窖香浓郁，绵软
甘冽。其满红亭、红山酒等品牌，被列
入省市名优产品之列。初创期由《抚
顺日报》代理，我的两位朋友，一个负
责包装策划，一个负责产品营销，一时
间家喻户晓，声名远播。

作为乡党，我自然是喝过这个酒
的，且在沈阳接待过从甘肃回乡创业
的王振林先生。当然，那时七粮液还
没有生产出来，我们喝的是沈阳雪花，
席间有晋忠、建德、刘波、徐进等。之
后某年，我带朋友回老家玩，自然也去
参观了酒厂，现任厂长——王振林先
生的弟弟在豪华的办公室里，让我给
酒厂题字，我推说没带印章而婉拒。
厂长说不急，手一挥，几个工人便往我
们车的后备箱里装了几坛老酒。

后来写了这几个字：酒饮七粮液，
情系红透山。

苍石干豆腐

确切地说是苍石乡小西堡村干豆
腐。小西堡位于苍石浑河对岸，几十
户人家中有一半以上开豆腐坊，因大
豆品种、土壤和水质好，加上碾子磨什
么的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干豆腐色泽
金黄，薄如宣纸，软硬适中，味道芳香，
十分适合炒、炖、烤，尤其生卷大葱蘸
大酱，成为本地招待客人的一道不可
或缺的名菜，甚至上升到旅游纪念品
之首选。

——来十斤干豆腐！
很多外地人到农贸市场总要这样

叫着。更有肯吃苦的商贩，每天起早
把刚做好的干豆腐运往清原、抚顺、沈
阳、大连、吉林等地，因此而提前进入
小康生活。

但我至今一次也没有去过小西
堡，只是远远地望过那里。据说那是
一块风水宝地，几次浑河水灾，202国
道都被冲毁了，那里却安然无恙。

苍石站

苍石为满语，意为：白毛狐狸。这
是新宾满族文化研究者王长安老师告
诉我的。

以浑河为界，苍石又分为南苍石
和北苍石。沈（阳）吉（林）铁路贯穿南
苍石，火车站即设在浑河岸边不远处，
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小站，其设计风格
与这条线上的清原、南口前、北三家、
南杂木等站一样，均为日式建筑——
由此似可认为日伪时期的产物？我没
有考证。但其使用价值，一定与浑河
北面群山之间的红透山矿有关，尤其
是建国以后，成为矿山物资运输和人
员流动的重要枢纽。那时，我们出入
矿区一般都乘坐小火车到苍石站。当
小火车穿过浑河大桥时，司机总要拉
响长长的汽笛，以致脚下的铁轨发出
轰隆隆的回响。

如今，矿山通往苍石的小火车早
已取消客运。人们往来矿区，乃至清
原、通化，抚顺、沈阳，除公交车外，更
多的是自驾车和长途客车。

苍石火车站依然存在，虽然每天
客流量很少，但依然是这片土地上不
可替代的交通要道。无论是从这里出
发，还是回归，那长长的铁路线依然会
留给人们无限的向往和缅想。

故乡旧影
程远

清明前后，种瓜点豆。节气
一个接着一个，都是催促农事的，
农人们的腰都要累弯了。

春雷轰鸣的时候，蛰伏的生
命开始苏醒。熟睡的种子醒来
了，冬眠的土地醒来了，慵懒的老
牛也醒来了。山野林间，沟沟坎
坎，早有勤快的庄稼人在田间劳
作的身影。耕牛在主人的吆喝声
里拖着犁耙踽踽而行，湿润而松
散的泥土带着冬天雪水浸润过的
气息袒露出来。早春的燕子时而
啄一下春泥，时而围着耕作的老
牛翩翩翻飞。

这时，一垄垄的麦苗舒展着
翠绿的身姿。在它的身边，金钱
草、紫云英、野芹也在一小片一小
片的空隙间蓬勃着。而最多的要
数马兰头，像一只只小小的手掌，
向蓝天展示着生命的春汛。它们
在长长的田埂上连成一片，绿油
油地泛着春天的味道。马兰头芳
香了乡村的春天，也滋润了乡村
的生活。

村道上，猪呀鸡呀，也似乎感
受到了春的气息，欢快地跑着、叫
着。春天的一切都那么富有生气。

惊蛰过后，几场春风春雨，油
菜遇节气而疯长，开得是那般热
烈，那般迷人。在乡间的原野，油
菜花以爆发的姿态，肆无忌惮地
张扬它的艳丽和浪漫，悄悄地在
暖和的春风里传递她的妩媚和柔
情。一时间，油菜花溢满三月的
乡村，成为春天的主色调，也让人
真切体会到了只有春天才有的那
股扑面而来的生命力。

因为有了油菜花的招摇，乡
村才显得更加鲜活和清新。也因
为有了它，把春天铺展得妖艳而
又诗意，辽阔而又深邃。老远看
那一片花海，好像谁用大笔在天
地之间抹了一道重重的金黄。天
地之间，俨然成了一幅浓墨重彩
的油画。

乡下的一年四季，最美好的
时节莫过于清明前后。这时候，
草木焕发出勃勃的生机。河堤
边，听得到春笋在沙沙的雨声中
欢快地拔节，柳枝在沥沥的春雨
中悄然吐芽；山坡上，红的是桃，
粉的是杏，白的是梨，是那样的艳
丽耀眼，那样的桃红柳绿。

还没到清明，人们的思绪就飘
往那生于斯长于斯的老家了。因
为老家的青山上还安息着先人的
魂灵。清明，历来为乡人所看重，
尤其是父辈和祖辈。清明前的某

一夜，大人们忽然梦见了先人的音
容笑貌，就会说：“他们都在那边
念叨了，该去上坟添土了。”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
欲断魂”。这一天，总和细雨关联，
总和灵魂关联。绵绵的春雨落在
坚硬的青石板上，萌发了人们的缕
缕情思。于是，家人提着祭品，揣
一颗虔诚的心，老老少少一大群
就去上坟了。这一刻，积淀多时
的亲情如潮水涌起，亲人们的面
容在缭绕的青烟中也渐渐明朗起
来。这一刻，站在隔断阴阳的墓
碑前，人们寻求灵魂的交流，感叹
人生命运的变化无常。也许，一
次延误，说不定再没有补救的机
会；一次分离，说不定成为永别。

故园肠断处，日夜柳条新。
清明，是一个充满伤感的画面。
家乡人过清明，少了世俗，多了虔
诚；没有断魂，只有思念。

清明时节，最是那迷蒙的烟
雨中，三两个窈窕女子，撑着花
伞，置身花海，漫步小径，芳草萋
萋，别有一番风味。踏青的人们，
呼着清新空气，闻着泥土芬芳，不
慌不忙，悠闲自在，感受杏花烟雨
的迷离，该是一件多么浪漫的
事。“野渡花争发，春塘水乱流”。
唐诗宋词的风韵，便氤氲在这青
山明水之中了。

春雨惊春谷雨天。“时令过清
明，朝朝布谷鸣。”这是唐代诗人
杜牧在《布谷》一诗中写的诗句。
这个时节，布谷鸟嘹亮的鸣叫响
彻天宇，淡紫色的豌豆花铺满田
间地头。就在这一瞬，我幡然醒
悟：谷雨定是先人专为江南设立
的。因为，唯有江南，才会有如此
这般缠绵的细雨。

春雨是很有意味的。少了春
雨的季节，便缺了那一份细碎清
寒的美。柔柔的春风夹杂着细细
的春雨，是给春天这个新生儿最
美好的洗礼。牛毛细雨笼罩着整
个村庄，村道是湿漉漉的，树叶是
亮晶晶的，仿佛天地间披上了一
层细纱，又宛如夜半惊醒的幽梦。

有谁知道，从清明到谷雨的
路有多远？有谁知道，父辈们藏
在春天里的心事？父亲的春天是
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在种子播
下后，父亲便等待种子发芽。甚
至在梦里，父亲也听见了种子萌
芽的声音。是的，多少个立春和
雨水过去了，多少个清明和谷雨
过去了，农事永远辛劳，祭祖永远
虔诚，期盼永远美好。

乡村的春天
陈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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